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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语理塘话音系的语音特征 
 

陈  鹏  周及徐 

 

[提要] 本文通过对理塘县甲洼镇藏话的田野调查，结合语音声学手段，描写其音系，

并考察其语音特征。理塘藏语有三套边音，有 -、-、-韵尾和复辅音韵尾，语音

特征在语图上有明显表现，与德格藏语有不同。 

[关键词] 藏语  理塘话  语音特征  声学分析 

 

理塘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南部，地处川西北丘状高原山地。理塘县距离州府

康定约 285 公里，以藏族人口为主，另有汉族、蒙古族、回族、纳西族、土家族、彝族、苗

族、羌族等。藏语为当地主要交流语言，当地人将当地交流语言藏语与汉语分别称为“藏话”

和“汉话”。 

理塘县的藏语，传统上划归于康方言。《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将理塘藏语归于康方

言的东部土语。《藏缅语语音和词汇》（1991:156-159）则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

藏语为代表。至今，对理塘县藏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仍然相对缺乏①。 

本文以理塘县甲洼镇下甲洼村的藏话为调查点，以《藏语方言调查表》（孔江平等 2011）

和《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民族语言（藏缅语族）》（2015）中的调查词表为基础，制定调

查表。采用笔记本电脑和声学录音设备在当地完成语音采集②。 

我们在理塘话的田野调查中，并未发现具有音位意义的声调。在理塘话里，虽然音节有

类似高低调的成分出现，但其实质为音节习惯性的伴随调。故例词均未标声调。韵母例词同，

不复出注。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我们结合语音声学手段，归纳整理其音系，并结合与同为

康方言的德格话的比较，总结其语音特征。 

 

一  声母系统 

 

1．藏语理塘话有声母 43 个，含 1 个零声母。具体如下：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课题“岷江流域方音字汇（17FYY004）”及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

创新团队“四川方言和地域文化研究”项目资助。 
①  国内讨论理塘县藏语的研究很少，可参考的资料也很少。铃木博之（2018)主要是通过比较“词汇

形式”来“介绍分布在理塘县内以及其周围的藏族语言”，以地理语言学的角度为主，并未全面涉及某个点

的语音系统及其语音历史演变的讨论。 
②  语音采集及调查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4 日。录音人：陈鹏。发音合作人：昂丁，男，藏

族，57 岁，理塘县甲洼镇下甲洼村人，大专文化，理塘中学退休教师，会说藏话和四川话，父母都是下甲洼

村藏族；然沙银登，男，藏族，61 岁，理塘县中木拉乡拿中村人，小学文化，会说藏话和四川话，父母都是

中木拉乡拿中村人。两位发音合作人的父亲都会说藏话和四川话，而母亲只会说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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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m̥                  n̥    l̥    l              

                              ŋ̊         

2．声母例词 

声母 例词 声母 例词 声母 例词 

 完全  父亲  昆虫 

m̥ m̥低  火  头 

 木锤  距离  挂 

 寒冷  醋  犏牛 

n̥ n̥鼻  黑色  搜查 

l̥ l̥念诵 l l龙  锁子 

 露怯  混合  猎鹰 

 敌人  小碎片  缝 

 喂  利益  仰起 

 择去  鱼  悬挂 

 鞋  掉膘  油脂 

 放置  夏天  厄运 

 嘴  各样 ŋ̊ ŋ̊早 

 我 h h空/虚  庄稼 

 少量     

3．声母说明 

（1）塞音和塞擦音声母都是三套对立，即清不送气、清送气和浊音，如 、、，、

、，、、，、、，、、，、、。其中浊音 、、、、、 在

除阻前，声带震动明显，且时长较长。例如声母 和 ： 

  
图 1  理塘话“悬崖”和“拖长”的语图 

 

语图中的浊音杠持续时间比较长，在听感上，就好像都带有前置音或，过去不少研究

者在处理这类现象时，倾向于将其作为带前置音的复辅音。理塘话的这类浊音，从声学的角

度看，是完全的浊音；从音系学的角度看，我们将现代藏语理塘话的浊音声母处理为完全的

浊辅音①。 

（2）鼻音声母有四组，都是两套对立，即清化送气鼻音和浊鼻音，如 m̥、，n̥、，

、，ŋ̊、。其中清化送气鼻音，送气明显，气流较强；部分清化送气鼻音，在除阻前就

                                                        
①

  如华侃、尕藏他（1997）说：“（塞音）这些浊音在第一音节中一般不能单独作声母，均带前置音

，发音轻微，跟基本辅音结合得很紧，构成‘后响’型的复辅音。”并将其描写为前冠同部位鼻音复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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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送气，音值近似 hm̥、hn̥、h、hŋ̊；清化送气鼻音 ŋ̊，在除阻时略有塞化，音值

近似 ŋ̊ᵏ①。下以声母 ŋ̊、为例： 

   
图 2  理塘话 ŋ̊“早”和“我”的语图和波形图 

 

从波形图上看，浊鼻音音段有较大振幅的音波信号，而在清化鼻音的辅音段中声波振幅

明显细弱，声波信号接近于噪声信号。从语图低频区的浊音杠，可看出该鼻音有清浊之分，

且清音送气，声母 ŋ̊-在语图中的乱纹与清擦音的乱纹不同，这些乱纹充满了整个声母区域，

即乱纹分布广，而且表现也略淡，这是送气音气流在语图上的表现（林涛、王理嘉 2013:83）。

其他几组鼻音在声学上的表现与此一致。另外，从语图和对应的波形图来看，ŋ̊声母的送气

特征贯穿了整个声母部分，m̥、n̥、亦同。 

（3）边音声母有三套对立，即清送气边音 l̥、浊边音 l 和边擦音 。清送气边音 l̥，气

流较强。通过比较清边擦音和清送气边音 l̥在语图中的表现可以看到，边擦音时长相对较短，

且低频区的能量更淡，有空白区域，符合擦音声学特征，而清送气边音时长相对较长，低频

区的能量相对强一些，且乱纹覆盖了整个声母区域，是送气音的表现（林涛、王理嘉 2013:83）： 

   

图 3  理塘话“飘扬”、l̥“引诱”和 l“龙”的语图和波形图 

                                                        
①

  据王双成、沈向荣、张梦翰（2018）调查可知，雅江话所有清化鼻音都有该特点；理塘话则 ŋ̊较为

明显，其他清化鼻音以送气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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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声韵配合上看，-主要出现在带塞音尾与流音尾的闭音节中；l̥h-主要出现在开音节与

带鼻音韵尾的音节中。 

（4）擦音声母有五组，其中四组为清浊对立，如 、，、，、，h、；一组为清不

送气、清送气和浊音三套对立，即 、h、。清送气擦音h，气流较强，所在音节比不送气

的要短。例如： 

      

图 4  理塘话“悬吊”和“给予”的语图 图 5  理塘话“鸡”和h“迹象”的语图 

 

图 4 中，声母的语图为乱纹，能量表现得很弱，低频区甚至有空白，这是“清”、“擦”

的声学表现。声母语图也为乱纹，但低频区有一段浓度较深的黑色横杠，这是“浊”、“擦”

的声学表现。其他擦音与此相同。 

龈腭清擦音有不送气与送气之分。图 5 中，声母的不规则条纹在低频区很弱，甚至有一

块空白，这是典型的清擦音的声学表现；而声母的不规则条纹比起声母的条纹（乱纹）分

布要广，即使低频区也能看到，这是送气成分的表现（林涛、王理嘉 2013:83）。又声母所

在的韵母以及整个音节要比声母所在的韵母以及整个音节要短，这是由于送气擦音的气流较

强过早耗尽能量导致的。 

（5）元音开头的音节往往带有轻微的喉塞音 ，如 >“少量”， >“冻僵”等，

由于 没有音位意义，故不作为音位单独记出。 

4．理塘话、德格话声母对比 

理塘话声母与同为藏语康方言的德格话声母（《藏缅语语音和词汇》1991:156-159）相比，

更简单。 

（1）德格话声母共 49 个，单辅音 43 个，复辅音 6 个，理塘话的声母总数正好为德格话

单辅音声母的个数，即 43 个，理塘话无复辅音声母。 

（2）理塘话的声母与德格话的单辅音声母，总体对应比较一致，只有一些细微的不同，

比如清化鼻音，德格话为不送气，理塘话则表现为明显的送气清化鼻音。 

（3）理塘话边音声母有三套，即 l-、- 和 l̥h，德格话只有 l-、-两套。 

（4）理塘话的清擦音声母，与德格话一样，都有五套，且基本一致。虽然其中有一套在

发音部位上对应不一致，即舌面中擦音与舌面后擦音，理塘话有舌面中擦音、无舌面后擦

音，德格话有舌面后擦音、无舌面中擦音，但德格话声母说明中指出其舌面后擦音声母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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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元音、、、相拼时，发音部位略靠前，音值近似舌面中擦音。 

（5）理塘话声母在结构上更简单，德格话另有 6 个复辅音声母，即浊辅音与同部位鼻音

的结合。这 6 个鼻冠复辅音声母，在理塘话里均为单浊辅音。 

 

二  韵母系统 

 

1．韵母系统 

藏语理塘话有韵母 65 个（其中包括单元音韵母 12 个，双元音韵母 5 个，鼻音尾韵母 15

个，边音、颤音尾韵母各 6 个，塞音尾韵母 16 个，复辅音尾韵母 5 个），具体如下： 

、、、、、、、、、、、，、、、、，、、、、、

、、、、、、、、、，l、l、l、l、l、l、、、、、、

，、、、、、、、、、、、、、、、，、l、l、、

。 

2．韵母例词 

韵母 例词 韵母 例词 韵母 例词 韵母 例词 

 马  尖儿  l宿命  刀 

 喂  两个  是九  枪 

 方向  偷  石级  l赎买 

 弄碎  如是  票  土坯 

 猴  认为  变形  融合 

 躺卧  话  微笑  靠 

 垫子  脸部  云  乘骑 

 全部  骨髓  树木  h穴 

l l 明亮 l l 玻璃 l l 中间 l hl 脂肪油 

l l 黑炭 l l 催促  猛烈  黄金 

 鼓起  雷鸣  比较  数量 

 h针  本子  骑  冲洗 

 h盾牌  撕开  霜  吉祥 

 羚羊  h赶出  遗忘  黄铜 

 剪  h句子  货物  赌 

 h出发 l l送行 l l弹  露出 

 财物       

3．韵母说明 

（1）元音，作为单韵母时，舌位偏央；在 -、-、- 中舌位偏后；在 -l、- 中，

舌位偏前；在 -、- 中，短而紧。 

（2）元音在韵母 -、-、- 中，短而紧。 

（3）元音，作为单韵母，以及在韵母 -、-、-l、- 中，当前接鼻音、龈音、卷舌

音和龈腭音声母时，往往变为，由于差异明显，故在音系中记出。韵母 -、-、-，其主

元音短而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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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元音、、，只作为单元音韵母出现。 

（5）元音，在 -、- 中，短而紧。 

（6）元音，作为单韵母，舌位偏低、偏央；在 - 中，短而紧。 

（7）元音，作为单韵母，舌位偏低。元音在 -、-、- 中，短而紧。韵母 - 在

龈腭音声母后有变体 -。 

（8）元音，作为单元音韵母，舌位略高。 

（9）理塘话的塞音韵尾 -、-、-，在大多数音节中，都只有成阻、持阻，没有除阻。

少部分出现了除阻现象，如“流放”，图 6 为其语图和波形图： 

 
图 6  理塘话“流放”的语图和波形图 

 

语图中箭头所指的地方，即为  韵尾除阻时形成的冲直条。从波形图可知，韵母 -

的主元音  时长较短，而  韵尾持阻时长较长。 

（10）理塘话的塞音韵尾 -、-、-，在部分没有除阻的音节中，成阻部位有趋同现象，

近似喉塞音韵尾 -。 

（11）理塘话的边音韵尾 -l 同声母的 l-；而颤音韵尾 -，实际为清颤音。 

 
图 7  理塘话 l“技能”的语图和波形图 

 

 
图 8  理塘话 n̥h“已拖长”的语图和波形图 

 

从语图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l 尾在低频区有明显的浊音杠，与声母 l- 表现一致。而 -

尾，则在低频区没有浊音杠，而且还能看到几条能量不是很强的冲直条，为清颤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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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理塘话有 5 个复辅音韵尾的韵母，分别为 -l、-、-、-l、-，这些复辅

音韵尾均为同部位的龈辅音，且最后的塞音尾均有除阻现象： 

 

图 9  理塘话l“倒”的语图和波形图 

 

 

图 10  理塘话“露出”的语图和波形图 

 

 

图 11  理塘话h“出发”的语图和波形图 

 

 
图 12  理塘话l“弹”的语图和波形图 

 

 

图 13  理塘话h“千载”的语图和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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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根据元音第一和第二共振峰频率绘制出藏语理塘话单元音的元音声学图（参照彼

得·赖福吉 2011:184-186，朱晓农 2013:267-269），如下： 

 

图 14  藏语理塘话元音声学图：F1 为第一共振峰，F2 为第二共振峰 

 

4．理塘话、德格话韵母的对比 

理塘话的韵母与德格话的韵母（《藏缅语语音和词汇》1991:156-159）相比，则更复杂。 

（1）理塘话单元音韵母较多，有 、、、、、、、、、、、共 12 个，德格

话单元音韵母只有 、、、、、、、 8 个。 

（2）理塘话的韵母结构复杂，除单元音韵母外，还有双元音韵母 5 个，边音、颤音尾韵

母 12 个，复辅音尾韵母 5 个，这些韵母结构在德格话中都已经消失。 

（3）理塘话有 -、-、-三个塞音韵尾，德格话则只剩一个喉塞音韵尾 -。 

（4）理塘话的鼻音尾韵母比德格话复杂，理塘话有鼻音尾 -、-、- 三个，而德格话

则只有 -、-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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